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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银屑病是慢性、反复发作的难治性、炎症性皮肤病。 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冰教授认为银屑病的病机与毒邪密切相关,治疗

应始终以“清法”为主线,并结合疾病分期采用不同的用药思路,进行期采用“清宣”与“清消”,静止期采用“清行”,消退期采用

“清补”。 该文总结了张冰教授的 4 种“清法”在银屑病不同分期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临床治疗银屑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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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oriasis
 

is
 

a
 

kind
 

of
 

chronic,
 

recurrent,
 

refractory,
 

inflammatory
 

skin
 

disease.
 

Professor
 

Zhang
 

Bing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lieves
 

that
 

the
 

pathogenesis
 

of
 

psorias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oxic
 

pathoge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at
 

different
 

stages
 

should
 

adopt
 

“clearing
 

method”
 

as
 

the
 

main
 

line
 

of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stages,
 

the
 

four
 

therapy
 

ideas
 

of
 

“ clearing
 

and
 

diffusing ”,
 

“ clearing
 

and
 

resolving ”,
 

“clearing
 

and
 

moving”
 

and
 

“clearing
 

and
 

tonifying”
 

were
 

further
 

adopted
 

to
 

correspond
 

to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in
 

the
 

progressive,
 

quiescent
 

and
 

fading
 

stag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four
 

kinds
 

of
 

“clearing
 

method”
 

of
 

Professor
 

Zhang
 

Bing
 

i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in
 

different
 

stag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psori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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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屑病是常见、慢性、难治的炎症性皮肤类疾病,典型皮

损为鳞屑性红斑[1] 。 现代生物制剂从免疫细胞、细胞因子等

角度治疗银屑病[2] ,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但不良反应发生

率高,包括湿疹样皮损、皮肤黏膜念珠菌感染等多种表现形

式[3] 。 卡泊三醇等外用软膏虽可长期应用,但存在治疗不分

期、不分证型等弊端[4] 。 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冰教授师从国医

大师颜正华教授,是其学术传承人。 张冰教授认为,银屑病虽

然诱因多、机制复杂不清,但因毒邪贯穿始终,故确立“清法”

为治疗主线,并根据银屑病进行期、静止期和消退期的不同阶

段,分期调整治疗方法。 本文系统梳理张教授辨治银屑病的

临床经验,并附典型医案三则,以期为临床提供借鉴。

1　 中医关于银屑病的传统和现代认识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中医又名“白疕”“疕风” “松皮癣”

等。 早在《诸病源候论·干癣候》中已有记载,“干癣,但有匡

郭,皮枯索痒,搔之白屑出是也”。 白疕作为一个病名,始见于

《外科大成》,“白疕,肤如疹疥,色白而痒,搔起白疕,俗呼蛇

风”。 《外科证治全书》对其描写较为细致,“白疕,一名疙风。
皮肤燥痒,起如疹疥而色白,搔之屑起,渐至肢体枯燥坼裂,血
出痛楚,十指间皮厚而莫能搔痒”。 《医宗金鉴》中记载,“白疕

之形如疹疥,色白而痒……,固由风邪客皮肤,亦由血燥难荣

外”。 可见,古代医家多观察银屑病发病时的临床表现,但对

于病机方面认识不足。
近代医家对银屑病的认识多从血论治。 《寻常型银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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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疕)中医药循证临床实践指南( 2013 版)》 将此病分为血

热、血燥、血瘀、兼夹 4 种证型[1] 。 由于本病病机复杂,临床也

常结合脏腑证和六淫证等方法。 其中,被广大医家认可的为

血热、血燥、血瘀 3 种证型的银屑病。 其各自的皮疹特点归纳

如下:(1)血热型皮疹色鲜红,新发皮疹不断出现,或迅速增多

或扩大;(2)血燥型皮疹色淡红,鳞屑干燥;(3)血瘀型皮疹色

暗红,皮损肥厚浸润,经久不退[1,5] 。

2　 张冰教授对银屑病病机的认识
张冰教授认为,银屑病的病机与毒邪息息相关,“毒”贯穿

疾病发生、发展的始终,热毒、浊毒、瘀毒、风燥毒是引起银屑

病发病的重要因素[6] 。 毒邪作为银屑病重要的致病因子[7] ,
与热、浊、瘀、风、燥 5 种因素息息相关。 (1)热毒,以银屑病进

行期表现最为明显。 可分为因风热外邪入表所致风热毒,或
因肝郁火毒入里所致火热毒。 此两类毒邪运行于经络中,充
斥脉络。 表现为红疹、丘斑,并呈现出发病急,热毒快速扩散,
皮疹鲜红,伴有咽喉疼痛、心烦易怒、大便干燥等临床特点。
(2)浊毒,为诱发银屑病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过食辛热油腻、
久蕴化热而成。 此类毒邪可对脏腑气血造成严重损害[8] 。 表

现为起病急骤,皮损逐渐增多,鳞屑增多,剧烈瘙痒,抓之可见

点状出血,伴有消化不良等临床特点。 (3)瘀毒,一般存在于

银屑病静止期,也可贯穿银屑病整个过程。 为热邪缠绵日久

煎熬津液,入里化瘀、瘀热互结闭阻经络所致。 表现为皮损反

复不愈,鳞屑较厚难以刮去,颜色暗红,舌质紫暗或有瘀斑等。
(4)风燥毒,主要发生在银屑病的消退期及静止期。 多因久病

营血亏损、无法濡养脉络,生风生燥,肌肤失去濡润;或素体亏

虚,或外感毒邪调治失当;或风寒化热、湿热化燥,风毒流窜等

所致。 表现多为皮疹颜色淡红,鳞屑较少,干燥皲裂,自觉瘙

痒,伴见口燥咽干、大便干结等临床特点。

3　 “清法四则”辨治银屑病策略
张冰教授提出“证症结合”的辨证思想,认为无论是银屑

病的进行期、静止期还是消退期[9] ,毒邪都是致病的关键因素

并贯穿始终,故治疗上以“清法”贯穿银屑病的不同时期,采用

清热药治疗银屑病的全过程。 研究发现,炎症反应与银屑病

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关联;而具有寒凉药性的清热药在治疗

炎症性皮肤病方面应用较为广泛,多具有抗炎、抗菌的药理作

用[10-11] 。 此外,清热药对免疫功能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12] 。
故根据辨证分期及病机的不同,进一步将“清法”提炼为“清

宣”“清消”“清行”“清补”4 种不同治疗原则,并结合饮食、生
活习惯的调整,共同达到防治银屑病的治疗策略。
3. 1　 银屑病进行期的治疗方法

3. 1. 1　 “清宣”辨治银屑病进行期风热邪毒侵入腠理:银屑病

进行期多与季节因素有关。 常表现为大量新发皮疹,颜色鲜

红,伴有干燥鳞屑、层层叠落且面积不等,多为点滴状,瘙痒较

甚,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滑数[13] 。 银屑病进行期是由于外感

风热毒邪侵入肌表,客于腠理,故病位较浅,应遵循古法。 《儒

门事亲》中记载,“风寒暑湿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欲速

去之,莫如发汗”。 叶天士在《外感温热篇》中写到“在卫汗之

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尤可透热转气,入血只恐耗血动

血”。 张冰教授认为,风热毒邪尚在肌表,祛除毒邪贵在神速,
应快速阻断其由表入里,防止热毒深陷,采用“清热”和“宣散”
并重。 这种“清宣”为主的治疗方法有助于鼓邪外出,清除皮

肤腠理之毒邪,加速风热邪气透散的治疗目的[10] 。 常选用蒲

公英 30
 

g、白花蛇舌草 45~ 60
 

g,金荞麦 30
 

g 等,以求及时驱除

热邪,有效保护人体正气不被耗散。 若瘙痒较甚时,应选用具

有除湿止痒作用的白鲜皮等。 白鲜皮为皮类药材,质轻性寒,
透散之力强;入肌肤腠理可清除肌表风热之邪,具有开腠理、
透毛窍之功。 《药性论》中记载,白鲜皮“治一切热毒风,恶风,
风疮、疥癣赤烂”。
3. 1. 2　 “清消”辨治银屑病进行期脾胃湿热、情志不遂入里化

热:银屑病进行期亦与饮食因素、情志因素失常相关。 (1)饮

食因素。 由于过食辛热油腻之品日久,致久蕴化热者可形成

浊毒。 常表现为起病急骤,皮损逐渐增多,颜色焮红,鳞屑增

多,剧烈瘙痒,抓之可见点状出血,伴有消化不良,或下肢沉

重、头身困重,舌质红,苔黄腻,脉滑。 张冰教授认为,此时的

毒邪多因食物、饮酒等辛热油腻之品化生。 应采用清利湿热

与消食导滞的方法共同祛除浊毒。 用药应在除湿热的同时配

以陈皮、砂仁、焦三仙等行气化积、消食健脾的药物。 《本草纲

目》中记载,“橘皮,苦能泻能燥,辛能散,温能和。 其治百病总

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 《证

类本草》中强调,砂仁具有“温脾胃,下气消食”之功。 《药性

论》中指出,焦三仙可“化水谷宿食,癥结积滞,健脾暖胃”。
(2)情志因素。 情志失常、肝郁化火者,则伴有烦躁易怒,或情

志抑郁、纳呆腹胀,大便干燥、小便黄赤,舌质红、苔黄,脉弦而

数等临床表现。 张冰教授认为,此时的毒邪乃情志化火所致。
木亢则乘脾土,肝郁日久化火则导致脾胃功能被肝火所抑,表
现出脾胃运化功能失常、纳呆、脘痞、食后腹胀等食积停滞之

症象。 应采用清热泻火与行气消滞的方法共同祛除火热毒

邪。 用药应在清解火毒的同时配以柴胡、香附、陈皮、枳壳等

行气解郁、消积化滞之品。 《本草纲目》中记载,柴胡“治阳气

下陷,平肝、胆、三焦、包络相火”。 《本草正义》中记载,香附辛

味甚烈,香气颇浓,皆以气用事,故专治气结为病”。 《景岳全

书》中记载,“陈皮,气实痰滞必用”。 《名医别录》中记载,枳
壳“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

总体来说,张冰教授认为,银屑病进行期以风热毒邪入表

为主,此时尚未入血化热或成血热瘀毒,因此祛除风热毒邪是

关键,治疗方法应以“清宣”为主,用药应选用苦寒清热解毒和

辛凉疏散之品,以驱除肌表之热毒、风毒;若由于脾胃湿热或

肝郁化火而致浊毒、热毒者,则在选用清热解毒类药物的基础

上配以消食导滞或行气消积之品。 张冰教授采用“清宣” 与

“清消”方法治疗银屑病进行期之热毒、浊毒,均取得了良好的

治疗效果[10] 。 清热解毒类中药对免疫功能也有一定调节作

用,不仅能够调节免疫失衡,影响免疫细胞和炎症因子,还能

改善免疫微环境[14] ,尤其适用于免疫异常活化相关的银屑病。
3. 2　 银屑病静止期的治疗方法

张冰教授认为,“清行”是治疗银屑病静止期中“瘀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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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治疗手段。 这个时期的疾病特点为毒邪进入血分,入营

而化热,蓄积而成瘀,瘀血不行,故见紫暗色斑疹。 《医林改

错》中记载,“血受热则煎熬成块”。 此时,一方面应清除血中

毒热,一方面应通行瘀血。 “清行”即包括清热凉血及活血化

瘀两个方面[15-17] 。 研究显示,清热凉血类药物可通过多通路、
多靶点,影响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分化、T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炎
症反应、血管增生等方面治疗银屑病[18] 。 银屑病久病,血中之

热毒必灼伤津液,导致血液黏稠,加重血瘀的形成。 此时,热
邪煎熬血中津液,使血中津液不足,血液黏稠,则致瘀热互结。
但气滞与血瘀往往相互伴随并行,故治宜清热凉血的同时加

以活血行气之品。 常选用丹参、当归、赤芍等以活血通经。 丹

参性凉,微苦。 《日华子》中记载丹参可治“恶疮疥癣,瘿赘肿

毒,丹毒”。 赤芍味苦,性微寒。 《本草经疏》中记载,“木芍药

色赤,赤者主破散,主通利,……凉肝故通顺血脉,肝主血,入
肝行血,故散恶血,逐贼血。 营气不和则逆于肉里,结为痈肿,
行血凉血,则痈肿自消”。 同时,肝气郁滞较重者,可加柴胡、
白芍以疏肝活络。 白芍为苦寒之品,其在柔肝阴的同时又补

肝血,常与赤芍相须为用。 张冰教授常用赤芍、白芍的剂量各

为 10
 

g,多作为药对一起出现。
3. 3　 银屑病消退期的治疗方法

张冰教授认为,“清补”是治疗银屑病消退期的主要治疗

手段。 因银屑病是一种慢性、迁延性、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的

皮肤病。 长期的银屑病患者会伴有机体免疫功能降低的病证

特点[19] 。 《素问·评热病论》中记载,“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在慢性迁延性患者中,外邪是引发疾病的必要条件,而正气的

不足才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 此时,若将药力仅放在

“清除热毒”方面,而不考虑扶正以祛邪,则会导致虚者更虚,
毒邪愈盛。 因此,张冰教授对于银屑病久病患者采用“清补结

合”的治疗方法。 “补”分为补脾气和滋肾阴。 李东垣提出“内
伤脾胃,百病由生”。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脾气健旺则卫

气生化有源,能够保护肌肤抵御外邪[20] 。 肾阴对脏腑具有滋

润、濡养的作用,肾阴的充足可滋润肌肤,防止皮肤干燥脱屑、
枯涸无泽。 因此,应重视“脾肾同调”。 补脾气常用药物为党

参、炒白术、黄芪等。 滋肾阴常用药物为熟地黄、女贞子、山茱

萸等。 值得注意的是“滋肾阴”这一用药思想,尤其适用于年

老之人。 人入暮年,肾气开始不足,此时补助肾气,亦有助于

脾气的生成;脾肾同调、气阴双补,可以达到驱邪外出的治疗

目的。 此外,该时期的银屑病患者甚至会出现毒热燔浊津液,
导致津液不足、微循环受阻的情况。 出现皮损日久不愈,皮疹

呈斑片状,颜色淡红,鳞屑减少伴干燥皲裂,此时病机已由热

毒、浊毒、瘀毒转化为风燥毒。 因此,对此类患者随症进行加

减化裁,适当滋补阴液,如使用麦冬、生地黄、玄参等药。 《玉

楸药解》中记载,玄参“清金补水,凡疮疡热痛,胸膈燥热,溲便

红涩,膀胱癃闭之证俱善”。 临床上常见皮肤干燥皲裂并伴有

皮肤瘙痒较甚的患者,此类患者燥邪和湿邪并重,二者互为因

果[21-22] 。 故应在养阴的同时给予化燥药,如刺蒺藜、白鲜皮等

祛风止痒之品。 白鲜皮味苦,性寒,归脾、胃经,具有清热燥

湿、泻火解毒、祛风止痒的功效;《名医别录》中记载,蒺藜“主

身体风痒,小儿头疮”;两药配伍,相须相使,相得益彰,不但消

风止痒,还可以祛湿,尤宜于湿热之毒结聚所致的皮肤瘙痒。
此外,地肤子、苦参亦是张冰教授常用止痒药物。

4　 验案分析
(1)案例 1 ∶ 1 例 32 岁男性患者。 ①2023 年 4 月 29 日初

诊。 主诉近 5
 

d 初发皮损,色鲜红,散布于四肢、胸部、颈部,四
肢稍严重,未见白色鳞屑,面积不等,初起有瘙痒;3

 

d 前因饮

酒发皮损,有咽炎史;近 2
 

d 嗜睡;二便调,脉沉滑、舌红苔薄

白、舌下静脉曲张,脉浮数;皮损初起,瘙痒视觉模拟评分量表

(VAS)评分为 4 分。 张冰教授四诊合参后认为该患者处于银

屑病进行期,治宜祛风清热、除湿止痒;处方用药为黄芩 10
 

g、
金银花 10

 

g、连翘 10
 

g、玄参 10
 

g、金荞麦 45
 

g、大青叶 10
 

g、牡
丹皮 10

 

g、紫草 8
 

g、野菊花 10
 

g、白花蛇舌草 30
 

g、陈皮 10
 

g、
砂仁 15

 

g 和生甘草 3
 

g,开具 10 剂,1 日 1 剂,分 2 次服用;嘱
患者保持心情舒畅,清淡饮食,忌生冷、油腻、辛辣等食物,戒
酒。 ②2023 年 5 月 27 日复诊。 服初诊方 10 剂,后又自抓 7 剂

服用,服药期间无不适,皮损、瘙痒等症状缓解。 但因工作需

要于 5 月 20 日少量饮酒,酒后 2
 

d 复发于四肢,色鲜红,未见

皮屑,面积<1
 

cm×1
 

cm,纳可,眠可,近 2
 

d 大便不爽,舌红苔

黄,脉滑数。 张冰教授认为此次病症复发为饮酒后诱发,其病

邪在里,乃饮食不节致脾胃湿热入里化热所致,治疗方法可采

取清热利湿为主、兼健脾燥湿。 脾胃和则升降相因、燥湿相

济,水液代谢正常,湿邪则无以遁形[23] 。 因此,张冰教授复诊

处方用药在上述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兼补脾胃之气,用药为黄

芩 10
 

g、金银花 10
 

g、玄参 10
 

g、白花蛇舌草 30
 

g、夏枯草 20
 

g、
太子参 30

 

g、炒白术 30
 

g、泽泻 10
 

g、砂仁 15
 

g、大青叶 10
 

g、陈
皮 10

 

g、合欢皮 10
 

g、地肤子 10
 

g、白鲜皮 10
 

g 和生甘草 10
 

g,
开具 7 剂,1 日 1 剂,分 2 次服用;要求严格戒酒,其他遵循前

法注意事项。 经后续随访,患者皮疹已消,症状缓解。
(2)案例 2 ∶ 1 例 22 岁女性患者。 ①2020 年 5 月 13 日初

诊。 牛皮癣 5 年余,症见后脖颈处,成片出现,色暗红,瘙痒,
有皮屑高于皮肤,及眼睑处;无汗,近 1 个月鼻翼两侧新发,现
食欲减退,纳少;5 月 9 日行经至今,色量正常,无血块,VAS 评

分为 6 分。 舌暗有瘀斑,舌下静脉曲张,脉涩。 5 年前于北京

检查确诊为牛皮癣;1 个月前涂抹卡泊三醇;眠可,二便调张冰

教授认为该患者因牛皮癣 5 年,而致使毒邪入里,导致一方面

血热,另一方面因热毒不断潘灼血液而致血液黏稠成瘀,属于

牛皮癣进行期,治宜清热凉血,同时活血祛瘀;另外,患者表现

有脾胃不适、食欲减退等脾失健运的临床表现,故还应兼以健

脾助运。 处方用药为金银花 10
 

g、紫草 10
 

g、赤芍 10
 

g、牡丹皮

10
 

g、丹参 30
 

g、升麻 10
 

g、白芷 10
 

g、野菊花 10
 

g、玄参 10
 

g、陈
皮 10

 

g、地肤子 10
 

g、白鲜皮 10
 

g、白茅根 30
 

g、金莲花 10
 

g、砂
仁 15

 

g、陈皮 10
 

g 和焦山楂 10
 

g,开具 7 剂,1 日 1 剂,水煎

400
 

mL,分早晚 2 次温服。 ②2020 年 5 月 21 日复诊。 服初诊

方 7 付后,主诉服药后 30
 

min 腹泻,大便不成形,食欲改善,纳
可,皮屑范围缩小,肿胀减轻,未发新发皮损,仍感瘙痒;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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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日行经,色量正常,无血块;眠可,二便调。 根据四诊合

参,张冰教授认为患者血热瘀毒已较前有所缓解,现应继续清

除瘀毒,同时健脾助运,以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于瘙痒,可
采用中药煎液外涂的方式以缓解。 外用方剂为土茯苓 30

 

g、
苦参 10

 

g、徐长卿 20
 

g、苍耳子 9
 

g、防风 20
 

g、艾叶 9
 

g、地肤子

20
 

g 和冰片 0. 1
 

g,上述药物煎煮 400
 

mL,每日痒时外涂患处

以缓解瘙痒不适感。 内服处方用药为牡丹皮 10
 

g、丹参 30
 

g、
野菊花 20

 

g、白花蛇舌草 30
 

g、金莲花 10
 

g、地肤子 10
 

g、白鲜

皮 10
 

g、土茯苓 30
 

g、大青叶 10
 

g、陈皮 10
 

g、砂仁 10
 

g 和炒神

曲 10
 

g,开具 7 剂,1 日 1 剂,分 2 次服用。 ③后续治疗随症加

减,患者病情稳定。
(3)案例 3 ∶ 1 例 60 岁男性患者。 ①2023 年 12 月 12 日

初诊。 患者牛皮癣 20 余年,发于全身,色红、严重时红甚,皮
肤掉屑干裂偶有刺痛感;2023 年 1 月行艾灸后发痒甚,严重影

响睡眠,VAS 评分为 5 分;现颈椎不适、头晕头沉、心情烦闷、
疲劳无力;胃胀 1 个月余,餐后甚,无反酸、烧心;纳可,二便

调;脉弦滑,舌淡红苔少。 张教授经四诊合参,判定为银屑病

久病患者,毒邪日久伤及人体正气,应滋补肾阴,同时补益脾

气,脾肾同调可增强人体正气,有效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减少

疾病复发的概率;同时,患者出现睡眠障碍的临床表现,应给

予镇静安神、养心药,以缓解焦虑及睡眠障碍,睡眠的充足与

脾肾正气的护卫是保障机体抗邪能力的基础。 因此,宜采用

补益脾肾、养心安神的治疗方法。 处方用药为生地黄 10
 

g、熟
地黄 10

 

g、山茱萸 10
 

g、制龟板 30
 

g(先煎)、菟丝子 20
 

g、炒酸

枣仁 30
 

g、百合 30
 

g、五味子 8
 

g、太子参 30
 

g、炒白术 30
 

g、炙
黄芪 30

 

g、煅石决明 30
 

g(先煎)、煅磁石 30
 

g(先煎)、牛蒡子

10
 

g、泽兰 10
 

g、川贝母 10
 

g(冲服),开具 7 剂,1 日 1 剂,分
2 次服用;嘱患者保持心情舒畅,清淡饮食,忌生冷、油腻、辛辣

等食物,戒酒。 ②2023 年 12 月 19 日复诊,睡眠、头晕、心烦及

易疲劳诸症均有缓解,皮损颜色未加深,未见新发,瘙痒缓解,
VAS 评分为 2 分。 张冰教授认为,通过脾肾功能的调补有效

遏制了该患者银屑病的复发,应继续采用上述治疗方案,以期

巩固人体正气,防止外邪入侵及驱邪外出。 处方用药为初诊

方去石决明、磁石、泽兰和牛蒡子,新增郁金 10
 

g、鸡血藤 15
 

g,
开具 7 剂,1 日 1 剂,分 2 次服用。 ③后续治疗随症加减,患者

病情稳定。

5　 小结
综上所述,银屑病是以皮肤慢性、复发性、炎症性,可损害

免疫系统为特点的难治性皮肤病,病程日久且反复发作。 张

冰教授认为,治疗银屑病应“祛除毒邪”,采用分期辨治的治疗

方法。 针对银屑病进行期、静止期和消退期的不同阶段,分别

采用“清宣”“清消”“清行”“清补”的治疗方法,体现了中医辨

证论治的治疗原则,为临床治疗银屑病提供了审证求因、分期

论治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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